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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器乐塑造形象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08-01-16 15:29:05

  近年来，器乐创作有了新的发展。许多作者要求器乐作品具有鲜明的形象。这种要求，表现了作者努力要
用器乐体裁反映革命生活的热情。只是有时，由于对音乐中形象性的特点缺乏了解，在创作中存在一些问题，
或是对音乐的特长发挥不够，或是对音乐的局限估计不足，结果形象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事与愿违，所追求
的“鲜明性”也达不到了。本文只就三个问题谈一些意见。一、把现成的曲调当作符号来使用的问题，这主要
表现在引用歌曲音调的做法上；二，热衷于摹拟现实音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所谓“造型”因素的处理上；
三，忽视情感概括而追求细节交待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音乐戏剧结构的构思上。 

  一 

  器乐作品该不该或许不许引用歌曲音调，这样来提问题，是? 不对的。曾经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反映革
命历史的大型器乐作品必须采用当时群众所熟悉的曲调，才能概括那个时代，反映历史的真实，否则就缺乏现
实主义。这种看法曾经束缚了作曲者的创造性想象活动。现在，当听众开始批评有些作品“尽炒冷饭”的时
候，又露出了另一极端的想法，似乎引用既定音调就是缺乏创造性的做法。这又将造成一种新的戒律来束缚创
作。问题不在于引用歌曲音调这种做法本身，而在于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是去探寻、挖掘、借鉴历史歌曲音调
对历史时代的艺术表现力，而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发展呢，还是把它当作某些概念的符号。 

  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歌曲的曲调当作概念的符号。因为，第一，歌曲的曲调是跟歌词结合在一起而流传
的，会唱的人，一听到曲调就联想起它的歌词。这样，曲调仿佛成了歌词词义的代号；第二，有些歌是属于一
定的社会集团的，是他们所常唱的，于是，人们一听到这曲调就想起常唱它的社会集团。这里，曲调仿佛成了
该社会集团的代号。有些器乐作者在引用歌曲曲调时，就以此为根据。然而，音乐艺术反映现实的力量，它与
现实联系的实质，是否就在于此呢?不是的。从本质上看，音乐之所以能引起听众对生活的丰富、生动、形象
性的联想，能使听众对所反映的现实有深刻的领悟，是由于它以乐音组织结构的丰富的形式，通过情感体验的
媒介，生动地比拟着社会生活的某种深邃的本质。这才是音乐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正由于这种性质的
联系，音乐作品对欣赏者是动其情感以发其深思，对他的想象活动是有所指引而无所规定，欣赏时所联想到的
生活情景是有确定的范围而无限定的对象。如果硬要叫听众在听音乐时按照作者的规定想出一个个限定的概
念，那就必然破坏音乐形象的丰富生动，使音乐变为干瘪枯燥的“密码”。而把曲调当作某些概念的代号，就
要导致这样的后果。 

  把歌曲曲调当作概念的代号，甚至有的大作曲家也在所不免。但尽管他是大作曲家，这样来运用歌曲曲
调，仍是不足为法的。拿《马赛曲》的曲调来代表法国侵略军，就是借助概念联系的牵强做法。《马赛曲》是
法国革命风暴的产物，这革命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它的力量却在于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马赛曲》的曲
调表达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它使列宁感动喜爱，它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起了鼓动作用，在它影响下还产生了《工
人马赛曲》，这一切都是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曲调跟入侵的侵略者的形象却根本没有联系，仅仅因
为“入侵的是法国军队，马赛曲是法国国歌”这一点，作者就强使它代表侵略者。这样做，当然不可能对侵略
军从骄横到覆没的过程作准确的刻画，因而也不可能反衬出反抗侵略的人民力量的强大。如果想反映1812年俄
国人民击败外族侵略的历史真实，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在我们目前的创作中，由于把歌曲曲调当作符号而造成牵强和概念化的情况，也屡有所见。拿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调来代表党的领导，就是一种拐弯抹角的做法。从这曲调而想到党的领导，要经过
一连串概念的“推演”：先是，叫人听到这曲调就想起它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里再一
步一步想到“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这曲调本身所表达的，却只是人民在革命蓬勃发展中的欣喜
心情，根本没有对党的领导这件事以音乐的方式作出任何形象的表达。大型器乐作品要以音乐的方式来表现党
的领导这样深刻的内容，是可能的，它可以借助宏大的音乐戏剧结构，运用各种主题的交织或冲突，通过表达
在革命紧急关头党给予革命者的力量和革命者对此的情感体验，加以形象地表现，那就会是丰富、深刻而感人
的。如果简单地引用一个歌曲的曲调，让它在听众脑子里一步一步翻译成抽象概念形式的理论结论，那就勉强
了。 

  有时，从曲调到概念的翻译并不勉强，但仍未脱出概念化的窠臼。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来代表
八路军，听到这曲调确能想起八路军，这倒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八路军”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



不是作为具体的形象而出现于听众脑际的：形象的具体性被抽掉了。在一个作品里，八路军是在什么关系上出
现的?是作为叫敌人胆战心惊的勇士?还是作为老百姓所日夜盼望的亲人?还是作为当地人民还不了解的、使他
们先是惊后是喜的“神兵”?这种具体性被抽掉了。在一个作品里，八路军是在什么情势下出现的?是刚刚结束
了一场鏖战而胜利到来?还是遭受了挫折而暂时退却?还是整装出发迎接新的战斗而过路前去?这种具体性也被
抽掉了。“八路军”到处都是一个模样，成了刻板的公式。有的作者以为，音乐能使人明确地想到某一对象，
就是有了鲜明的形象，殊不知，以概念代号形式出现的“明确的对象”，正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什么形象。 

  把歌曲曲调当作符号来使用，对器乐发展的害处不但在于阻抑曲调的创新，还在于：在这种要求下，许多
音乐要素都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必要去挖掘它们的表现力。音乐的作用反正不过是一些概念的符号，只要有那
么一个曲调，能叫人认得出来它是代表什么，要求就达到了，速度、力度、音色、音区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
和声和织体也是可有可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的了。器乐顺这条路走下去，岂不要贫乏得可怜? 

  历来有许多引用歌曲音调的成功之作，都不是把歌曲曲调当作代号。即使是整段曲调的引用，也不是旨在
叫人认知这是哪首歌曲，而是着意于多方运用器乐的表现手段来进一步加强、加深和扩展曲调所反映的内容。
至于吸取歌曲音调而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做法，更显然不是拿这些音调来做密码，而是借鉴它们对生活情感予以
音乐概括的经验，来进一步对现实作出更高、更深、更广的概括。 

  二 

  器乐作品里可以有一些(当然不是一定要有)摹拟自然音响的因素，但是，一、它们在整个作品中只能处于
从属的地位，不能是形象内容的主要担负者；二、它们必须加以音乐化的处理，以求与作品的其余部分取得紧
密的联系和协调的统一。这为什么呢? 

  因为自然音响所能标志的东西，其本身是一种贫乏的抽象。例如炮声，用某些乐器可以把大炮声摹仿得很
逼真，但它究竟是哪种社会意义上的炮声?是祝典上庄严的礼炮?还是战争中有杀伤力的炮轰?是敌人猖狂进犯
的炮声?还是我军乘胜追击的炮声?这种本质意义方面的具体性，在炮声的自然音响中完全得不到反映。这自然
音响不过说明了一个最为表面的现象：打炮，因此它不过是代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抽象概念。其它如鸟叫、虫
鸣、风啸、浪吼也莫不如此。这些自然音响的逼肖的摹拟，虽然能令人联想到明确的对象，说得出它代表什么
东西，甚至还可以伴有视觉表象，但这个东西本身仍不过是贫乏的抽象。因为这里完全抛开了这对象的社会本
质——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艺术作品要反映的内容并不是自然现象本身，而是要通过事物的自然状貌来反映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美学
意义。这种美学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简单地存在于自然现象的个别细节之中，而是在它们跟周围事物
广泛联系的整体上方才显示出来的。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是凭着某一感觉器官对自然现象的简单的生理
感受，而只能是在人们对事物的审美体验中(审美体验是基于对整个环境各种事物的社会意义的认识)显示出
来。音乐艺术，总是要通过表现在审美活动中的情感体验，来反映事物的美学意义的。音乐形式的各种条理、
和谐、匀称，或者叫作对音响的“音乐化”，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可是自然音响呢，只不过是自然现象的
局部细节，单凭它，人们不能认识事物的美学意义，不能唤起审美体验。因此，单纯摹拟自然音响，不可能独
立地成为艺术，搬进音乐，就会把音乐引向自然主义的邪道。 

  所以，自然音响在音乐作品里不仅只能是从属于整个作品艺术构思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必须加以“音乐
化”。那末，自然音响音乐化有什么原则或客观根据没有呢?有的。这客观根据就是对象的社会本质，事务对
社会生活的美学意义。这原则就是要把音响的自然形态改变到跟它的社会意义相吻合，跟音乐作品对广大生活
的概括性比拟相融洽。礼炮应有庄严肃穆的气氛，敌人进犯的炮击应有可憎可厌的面貌，乘胜追击的炮轰应有
兴高采烈的神情,如此等等。总之，对某种自然音响的摹拟应该服从于对它的社会意义的比拟，这就是自然音
响音乐化的客观准则。 

  三 

  器乐的戏剧结构不同于小说和剧本。语言艺术和舞台艺术，是擅长于描写“细节的真实”的，它们创造人
物典型和表现思想倾向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情节，也需要这样做。器乐，一没有语言的手段，二没有诉诸视觉的
形式，所以不长于表现细节。不正视这个限制，是要碰壁的。如此说来，器乐作品是否就不可能有戏剧情节、
人物典型了呢？或者，器乐作品表现思想倾向是否就该用抽象的方式直接表现概念呢？也不是的。这些在器乐
中都是通过情感概括而达到的。 

  一出戏的一连串戏剧场面和剧情发展，在观众心中激起一定的情感活动和情感变化，这种情感的活动和变
化，是器乐戏剧结构的出发点，器乐创作要把这些情感用音乐的手段来比拟，来表现。所以，从一方面说，器
乐作品的戏剧结构是比较概括、大块的，不那么详尽、琐细。关于舞台上共出现了几个角色，谁说了几句什么
话，谁又做了几个什么动作，这类细节，音乐的戏剧结构是完全不管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完全不像干
巴巴大剧情梗概，在情感内容上，音乐的戏剧结构又是充分具体、生动、明确的，不允许类型化、概念化、含
含糊糊。不但刘胡兰就义不能雷同于祝英台投坟，就是穆桂英出征和花木兰从军，也应有各自的特点。 

  在器乐中，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在于他内心活动的独特性，而不在于动作和台词的细节。穆桂英和花木兰形
象在器乐中的不同，并不在于：一个说“我不挂帅谁挂帅”，另一个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在于不同环
境、不同遭遇下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所必然不同的内心活动：一个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而遇奸逆当道，一
个是织机旁的少女而逢老父应征。音乐就是通过准确地表现独特而个性化的内心情感活动，来刻画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性格的。在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把音乐形象的具体性理解得跟文学戏剧一
样，而强求音乐去表现它所不能表现的细节，另一种是因为音乐不可能表现许多细节而以为音乐没有具体性，
不要求音乐对人物形象作准确确、细微、鲜明的情感概括。 

  戏剧结构是体现思想倾向的。恩格斯要求思想倾向不要在作品中特别说出，而要通过情节自然地流露出
来。这个原则对器乐创作也是适用的，只是对“情节”，要联系音乐的特点来理解。器乐表现思想，同样不要
用一些代表概念的东西来叫人推想出一个理论的结论；思想要通过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这在器乐中意味着什
么呢?在器乐中，各个音乐主题的情感特点以及主题素材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情感状态相接续的先后次序和
过渡方式，是戏剧结构的关键所在，如果各主题确已概括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那末，音乐的戏剧结构本身就
的确会自然地流露出思想倾向来的。我们需要在能用音乐对生活作情感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 学会驾驭器乐
作品戏剧结构的那样一种技巧，使之能自然地流露出革命的思想。 

  来源：省音乐家协会  作者：赵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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